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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然和南昌又联系上

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
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
说话。有一个问题，使陈卓
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
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
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
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谈起，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
的力量抗衡———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
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
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
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
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

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
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
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
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
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
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

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尽力
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
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的
到来，稍许凝聚起来了些。
他们这一家，自己人之间总
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
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

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
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
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
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
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
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
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

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
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

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
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
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

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
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
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
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
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
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
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
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

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
是陈卓然热衷听的。

后来，南昌才发现陈卓
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
于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
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
来，大姐应该是和陈卓然同

岁，可看起来大姐更年长。
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
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
无兴趣，觉得他们是天下最
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他
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
可说的。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

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
然的兴致，只得沉默着陪
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
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
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
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
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

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
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
着，就是二姐。

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
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

不料，二姐推门进来，当她
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
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
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
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
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
我一来就不说了？保密啊！

如同来时那么突兀的，二姐
站起来又走了出去，将门砰
一声摔上。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
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
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
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

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
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终于
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
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
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
吃完饭，陈卓然提出：出去
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

走到门口，刚要拉门，
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
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
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
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
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
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

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
助，可是很快的，他镇定下
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
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
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
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
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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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暴露在化学物中，

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透过
皮肤吸收、经由呼吸吸入，
以及从嘴巴和肠胃 （消化
道）吸收。化学物会采取哪
种途径是由化学物的性质
和暴露的环境而定。我们最
常暴露的途径是消化道，通

常是在吃吃喝喝或服药时，
就会接触到这些化学物。

透过肺脏呼吸而暴露在
某些化学物中的情况，要看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当
时正在做什么而定。例如在
家里油漆家具时，只要呼
吸，就会暴露在油漆的溶剂
中；在城市里，开车上班途
中，我们就会吸进一些废
气，甚至还会吸进铅粒或汽

车排放出来的多种混合物。
皮肤暴露于化学物中的

情况，则会发生于在实验室工
作时使用某种溶剂、在汽车厂
清洁引擎、在家里清洁油漆刷
或刮除油漆，或是我们所穿的
衣服也会因洗衣粉的残留物
和芳香剂等造成暴露。

很明显的，化学物的性

质会影响它如何存留于人
体内以及对人体造成的效
果；化学物的性质可以用所
谓的物理化学特性来描述。
这些不同的特征将会影响
暴露的组织部位以及暴露
的后果。化学物可以是固

体、液体或气体：固体也许
可以溶解在水中，例如糖可

以在茶中溶解，也可以溶解
在其他溶剂中，酒精可以用
来溶解香水中的香精；液体
也许很容易挥发，像汽油；
固体可以是块状或结晶，例
如盐或很小的粒子。

化学物也可能是像电池

液 （氯化氢酸） 或除锈剂
（蚁酸）这样的强酸，或是
像苛性钠（氢氧化钠）这样
的碱（在锅炉清洁剂中可以
发现）。这种具刺激性或腐
蚀性的化学物，并无法通过
三种暴露方式中任何一种

被吸收，但仍会对跟它有接
触的任何组织造成伤害。

无法完全溶解于脂肪的

物质，将无法被完全吸收，但
能够溶于脂肪却无法溶于水

的物质，也同样不能被完全吸
收。有些化学物即使只被吸收
极少量，却已经足够在体内产
生毒性。能够溶于脂肪的物
质，也比较容易被传送到身体
各部位并进行新陈代谢。跟暴
露相关的另一项因素是暴露

时间的长短，短期或长期暴露
对于化学物造成的影响，会有
很大的差别；而剂量多寡对于
影响效果也很重要。

如果某种化学物容易产
生反应，具有刺激性、腐蚀
性或侵蚀性，那么暴露在这

种化学物中会造成单一部
位或局部伤害。因此，像除

锈剂（蚁酸）、电池液（氯化
氢酸）、苛性钠（氢氧化钠）

和漂白水（次氯酸钠／次氯
酸）这些物质都会对皮肤、
眼睛造成严重甚至永久性
的伤害，如果是经由食道和
胃接触到这些物质，这些部
位也会受到伤害。例如，喝
下除锈剂或漂白水会对消

化道壁造成严重伤害。但人
们有时候会蓄意吞下或喝
下这些物质自杀。

臭氧、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这些刺激性气体会在大气
层中产生。这些可能是工业活
动产物，或是由汽车排出的废

气造成，它们会伤害肺脏，如
果暴露的时间持续几年，可能
就会造成支气管炎。

另外，暴露于某些化学
物中可能会对皮肤造成过敏

反应。珠宝所含的镍或洗衣
粉的某些成分，都会造成皮

肤过敏。皮肤过敏则会导致
过敏型接触性皮肤炎，严重
的话会造成五官变形，这也
是最常见的工业病。某些天
然毒物，像荨麻刺（蚁酸）以
及毒漆葛（poisonivy）所含
的成分，也会造成皮肤发炎。

不过，很多化学物被接触
到时，并不会对皮肤、肺脏或
消化道直接造成不好的影响，
它们只有被吸收进入体内才
会造成影响；不能被吸收、没
有刺激性或腐蚀性的化学物，
并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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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

曹吉祥和曹钦用行动证明
了自己文化有限，不是书
生，他们二话不说，甩开膀
子就准备造反了。曹吉祥和
曹钦经过“仔细”筹划，制
定了一个简便易行的计划：
曹钦带兵杀进宫，曹吉祥在

内接应，杀掉朱祁镇，自己
当皇帝。

真是高效率的人才啊！
天顺五年（1461）七月庚子
日，大吉，利动刀兵。

庚子日，夜。曹钦在自己

的家中设宴招待即将参与谋
反的鞑官们，在宴会上，他十
分兴奋，对所有的人封官许
愿，希望在座人等努力放火，
认真砍人，造反成功，前途无
量！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早
有准备的人趁机溜了出去。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马
亮，平日并不起眼，曹钦只
知道他是蒙古人，却不知道
他有一个叫吴瑾的朋友。马
亮溜出来后，一路狂奔，直
奔吴瑾所住的朝房，此时已
经是夜晚二更，吴瑾被上气

不接下气的马亮吵醒，闻听
此事，顿时大惊失色。

可是吴瑾惊慌之后，才
发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因
为他此刻孤身一人，手头无
兵。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人也住在朝房，便

立刻起身去找这个人。此人

就是孙镗。他即将成为这个
夜晚的主角。

孙镗从吴瑾口中得知了
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即作出

了决定：立刻报告朱祁镇。
可是此刻已是深夜，皇

帝也已经下班回家睡觉了，
而皇宫的门直到白天上朝
才能开启，所以当两人赶到

紧闭的长安门时，他们只剩
下了一种选择———急变。

所谓急变，是明代宫廷
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使用
的联系方法，一旦有十万火
急的事情发生，必须在夜间
惊动皇帝时，上奏人应立即

将紧急情况写成文书，由长
安门的门缝中塞入。而守门
人则应在接到文书的第一
时刻送皇帝亲阅，不得有任
何延误，否则格杀勿论！

吴瑾摊开纸笔准备写上
奏，却迟迟不动手，只是眼

巴巴地看着孙镗，原因很简
单———他认字不多，写不出
来。孙镗被他盯得浑身不自
在，禁不住吼道：“你看我做
甚？我要是写得出来，还用
得着干武将这行？”

情急之下，他们也顾不

得什么文书格式，问安礼仪，
便大笔一挥，写下了中国历
史上最短的一篇奏折，只有
六个大字：曹钦反！曹钦反！

这封上奏立刻被送呈给
了朱祁镇，危急之中，这位
皇帝表现得很镇定，他当机

立断，下令关闭各大城门，

严防死守，并立刻逮捕了尚
在宫中的曹吉祥。

当吴瑾和孙镗在宫外四
处乱窜的时候，喝得头晕眼
花的曹钦终于发现了一个
严重的问题：“马亮去了哪
里？”深更半夜，谋反前夕，
他又能去哪里呢？一个清晰
的结论立刻浮现在他的脑

海里：计划已经泄露了。反
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曹钦带着他的雇佣军们
出发了，曹氏之乱正式拉开
序幕。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
造反行动已经持续了十二个
小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

钦发现鞑官们的战斗力越来
越弱，这也难怪，毕竟造反也
算是体力活，鞑官们为造反
已误了中午的正餐，这么闹
下去谁能受得了？

万般无奈之下，曹钦逃
回了自己的家，跟随而来的

孙镗随即领兵包围了曹家，
发动了总攻击。眼见大势已
去，曹钦投井自尽，结束了
他的一生。可攻进曹家的官
兵们似乎还没过瘾，顺带着
把曹家上下不论大小杀了
个一干二净。这就是权倾一

时的曹家最终的下场。
最后补充几个人的处理

结果：当夜，朱祁镇在午门
召开大会，宣布判处曹吉祥
死刑。至此，经过历时五年，
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还
乡团”的成员们全军覆没，

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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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卓敏之间的门已经

打开，但那道铁栅栏依然没
有打开，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它不是一道阻隔，而是一种
诱惑，诱惑我想知道她的手
有多么柔软，她的嘴唇会怎
样灼烈。这样的念头越来越
猛烈，终于，隔着铁栅栏发去

一条短信：“今晚出来。”
“鸿毛”饺子店悄悄地

恢复营业了———这是一家
黑店，却给我们带来光明。

坐在灯光昏暗的 “鸿

毛”饺子店里喝着一瓶“小
二”，后门有节奏地敲了几
下……她闪身出来时动作异
常轻灵，让人发笑的是她竟
像武侠小说里的夜行侠穿了
一身黑衣黑裤，但眼神惊慌，
一言不发就钻进我的车，然

后拼命拥抱了我一下。这是
她给我的第一次拥抱，我感
到幸福得窒息，拧燃马达，车
轰然开动，武警战士警惕地
看着我的车飞驰而过。

当一身黑衣的她出现在
苏阳他们桌前时，我知道，

他们被震住了。苏阳盯着她
很久没有说话，小刚假装打
着呵欠，狗子憋了很久后，
说：“杨一，你丫从哪个山洞
里偷来一个仙女？”

她的酒量大得惊人，一
仰脖就是一杯，不仅屡屡帮

我挡酒，而且和苏阳连吹了

三瓶啤酒竟然获胜。这让我
们肃然起敬。

苏阳悄悄问我：“别说
为她偷渡，就算劫狱，我也
干，拿下了吧？”我说：“每

次见面至少有七八米远，纯
洁得被消毒水洗过一样。”

他不信，还说第二天会跟我一
起去铁栅栏看看。我笑笑。我
送她回去的时候已是凌晨，她
第二天早上还要点名。

摇开车窗，夜风如水，

我扭头看她清澈的眼睛，她
也看着我，就像我带她从机
场“偷渡”回来那天晚上一
样看着我。她有点局促，就
问我要送她什么礼物，我把
车停到路边，抱住她就亲
……当我正要接触到她芳

香的嘴唇，一束灯光照进车
里，“驾照、身份证、学生
证！”不知什么时候，一辆警
车悄悄停在我们旁边。

她直视警察，一动不动。
警察又说：“非典期间禁止
交叉传染，你妈没教好你吧

……”她的眼神湛发出一种
锐不可当的光芒，直盯着那
警察问：“你再说一遍？”那
个警察看了看她，不屑地说：
“你妈没教好你吧……”卓
敏突然拉开车门，闪电般冲
到那个警察面前就是一耳

光，“啪”，惊得街上零星走
动着的人们回头张望。

三个警察愣住了，像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怪物。不仅

警察，包括我，都毫不了解
面前这个暴烈的女孩子。

一个警察拿着手铐走过
来，我张开双臂挡在她面
前，她身形诡异地绕过我，
腿撩得很高很高，漂亮而准
确地踹在他的胸口上，他应
声倒地，姿势很难看。那几
个警察显然被激怒了，按下

了电警棍的开关“啪啪”作
响。我使劲抱住卓敏大叫：
“投降，我们投降……”

我和她在派出所里被分
开审问、录下口供。当我在过
道上惊愕而痛心地看到她戴
着手铐时，她居然笑了：“刚

才问了警察，他说等会儿会
把我俩关在一个禁闭室里，
我对他说谢谢了，因为我们
不用隔着铁栅栏说话了。”

苏阳很快来了，他解决
这个棘手的事情用了两件武
器：一，钱；二，他老爸负责这

个区的土地规划。警察当即
放了我们，但那个被踹了的
警察认为自己受到了屈辱，
坚持要通知学校以示惩戒。
“无所谓。”她不假思索

地在笔录上签上名字，“卓玛

水晶”，这是她喜欢的名字。
临走时，苏阳低声对我

说：“这个女孩会让你后患无
穷。”我不屑地看了看苏阳，想
起刚才卓敏暴烈的样子，我突
然觉得她刚才出击的时候像
一发喷薄而出的霰弹，宛若惊

鸿可以击中任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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